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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陈支平等两先生的《明代嘉万年间闽粤士大夫的寨堡防
倭防盗倡议———以霍韬、林偕春为例》一文，是一篇对明清时期广东、福建地区民间社会
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进行专门研究的社会史佳作。该文认为，明代中后期福建、广东地
区，在抗倭防盗中，在士大夫的推动下，民间修筑了不少寨堡，这在其时防御盗贼等外来
侵掠、保家卫族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而此举也对闽南、粤东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影响，造就
了彪悍好斗的民风，以及对官府社会治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抵触和藐视心态。清初闽南及
粤东天地会的出现，很可能与明代中后期当地的民间武装自卫和修筑寨堡相互结盟之影响
有直接关系。清代台湾发生了数十次民间暴动事件，其参加者大多是漳州府籍移民的后
裔，由此可以判断，这些事件也当与闽粤地区明代中后期的上述活动有密切关联。该文对
历史事件的影响，重视从长时段加以观察，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所罗检秋研究员的《清代汉学家的学术精神片论》一文，论述了清代汉学家在学术精神
上表现出的三个特点:置重学术、淡泊利禄，刻苦治学、锲而不舍，平等立言、和而不
同。并指出，这三点与汉学家的“实事求是”理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此文对于加深对清
代汉学的了解，甚有益处。
明代嘉万年间闽粤士大夫的寨堡防倭防盗倡议
———以霍韬、林偕春为例
陈支平，赵庆华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明代中后期的福建、广东区域，由于深受倭寇和海盗的袭扰，山区的盗贼也时有发生，民
间修筑寨堡之风相当兴盛，而其中闽粤两地的士大夫，在推动修筑寨堡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闽粤两地的民间寨堡，虽然在抗击倭寇及海盗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寨堡所具有的某
种割据性特征，也使得明代中后期以来福建、广东一带民间社会在处理各自的日常纠纷时，往往更多地
采取以强凌弱的自我解决的方式，这就使得这一带民间械斗风气得以长期延续下来。我们在分析明代中
后期福建与广东的民间武装自卫、修筑寨堡、相互结盟等一系列社会行为时，似乎不应该仅仅把寨堡当
作明代中后期民间抵御倭寇、海盗的一种临时性措施，而是应当透过寨堡这一应急性的现象，跨越朝代
与时间的界限，来分析其长远的社会影响力。
关键词:明代;嘉万年间;闽粤士大夫;寨堡;防倭防盗倡议
明代中后期，由于倭寇、盗寇以及农民大暴乱等原因，全国各地在不同程度上兴起了建筑寨堡
以自卫的风气。各地形形色色的寨堡，有官府主持修筑，有民间自行修筑，也有官民合作修筑，修
筑形式和管理使用等也各有不同。明代中后期的福建、广东区域，因深受倭寇和海盗的袭扰，以及
山区的盗贼也时有发生，民间修筑寨堡之风尤为兴盛，两地的士大夫在推动修筑寨堡的过程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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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以广东的霍韬和福建的林偕春为例，做一具体的分析。
一、明代中期之后闽粤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与民间修筑寨堡之风
福建和广东两地面临大海，自古以来就以海上交通闻名于世。明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由于国内
社会生产力的提升，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有显著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欧洲各地兴起的所谓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以中国东南区域为核心的海上贸易活动空前活跃起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
下，福建和广东沿海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事商品经济活动以及海上走私贸易
的人数大大增加，其中不少人迅速致富，以财力雄踞于乡里。而社会上一部分人因为经商与走私活
动的致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传统农业经济下安贫淳朴、乐业和谐的社会状态，人们急于致
富的浮躁心理在社会上蔓延滋生。因此，以富欺贫、以强胜弱、机械相争的社会风气，在明代中叶
后得以逐渐流行，从而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崇祯《海澄县志》的记载，如实地反映了这一社会
现象的真实情景:
澄在昔，为斗龙之渊、浴鸥之渚，结茅而居者，不过捕鱼纬萧沿作生活。迨宋谢晞圣筑海引泉而农务兴，
颜苏诸君子唱学振人而文教启。明兴治化翔洽迄于海隅，建邑以来文物衣冠顿与上国齿。……于是饶心计与
徤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鹜争
驰，真是繁华地界。然事杂易淆，物膻多觊。酿隙构戾，职此之由。以舶主中上之产，转盻逢辰，容致巨万;
顾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矣。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嘉靖云扰赤白之丸，乘倭而张，
负嵎建垒，几同戍穴，良民莫必其命。迨乎食椹怀好画陇安畿，数十年间承平足乐，而天启以后，又日日苦兵
报水者。偷以自完接济者，东为奸利，赖诸辇上;设险固圉，军声转壮，扺今而金汤屹然，贼殊远慑。①
张燮在《东西洋考》中亦云:
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
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缚手困穷。于是所在
连结为乱，溃裂以出。其久潜踪于外者，既触网不敢归，又连结远夷，乡导以入。漳之民，始岁岁苦兵
革矣。②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许多人往往带有十分严重的投机心理，他们并不完全依靠正常的生产
劳动或海外贸易取得财富，而是希冀通过抢掠其他良善居民或海商来增殖财富，亦商亦盗成了明代
中后期闽粤海商的一种重要行为模式，严重地破坏了沿海地区的社会安定。明人王文禄在《策枢》中
说:“前者我民被石墩寇掳下舡，沿海候风月余至大高桥，桥上人言皆闽音，自言漳州过此桥五十
余里，芦苇沙涂，至一村约有万家，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又聚数千，其冬复至柘
林，今春满载仍回漳州去矣”。③ 诏安县的梅林，也是海商海盗聚居的地方，“此村有林、田、傅三
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桑，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
中得之，历年官府竟莫之奈何。”④
嘉靖中期，闽粤沿海一带的部分海盗与日本的倭寇相互勾结，形成为祸沿海数千里达数十年之
久的“倭寇之患”，成为当时一项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投入“倭寇”队伍甚至成为“倭寇”首领的，
即有不少是福建、广东的土著居民。当时著名的通倭巨寇，如阮其宝、李大用、谢和、王清溪、严
山老、许西池、张维、张琏、萧雪峰、徐东洲、吴平等，均为福建南部沿海和广东东部人。这些杀
人越货的沿海海盗，“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
①
②
③
④
(明)梁兆阳:《海澄县志》卷一一《风土志》，崇祯六年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33 册，
中国书店 1992 年版，第 547 页。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89 页。
(明)王文禄:《策枢》卷四《截寇原》，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77 页。
(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卷二《呈福建军门秋厓朱公揭条议汀漳山海事宜》，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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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奇货”。① “交通番船满海间”。② 为对抗官军的剿捕，他们往往建立自己的寨堡，以寨堡作为活
动的据点。如张维等二十四将，“据堡为巢，张维据九都城，吴川据八都草阪城，黄隆据港口城。
旬月之间，附近地方效尤，各立营垒。九都又有草尾城、征头寨，八都又有谢仓城，六、七都有槐
浦九寨，四、五都有方田、溪头、浮宫、下郭四寨，互相犄角”。③ 彼此声援策应。
到了万历年间，“倭寇之乱”基本平定，但是出没于东南沿海的本土海盗依然时有活动，特别是
到了万历后期，福建广东沿海的海盗再次猖獗起来。“福建漳州奸民李新，僭号弘武老，及海寇袁
八老等，率其党千余人，流劫焚毁，势甚猖獗”。④ “粤海逋寇许彬老、钟大番、余三老等，系袁进
余党，出没海岛，啸聚剽掠，跳梁于白沙、虎门、广海、莲头之间，商民受其荼毒”。⑤ 到了天启、
崇祯年间，闽粤沿海的海盗，更逐渐形成了若干个经济势力和武装实力雄厚的海盗集团，如郑芝
龙、李魁奇、李旦、颜思齐等的海商海盗集团，横行海上，完全控制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权益。
与此同时，在福建、广东区域的山区地带，同样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抢占地盘、据险劫掠的
山寇、山贼此起彼伏，难于平息。早在明代中叶，在闽粤赣边界山区活动的棚民、靛客、佃农，以
及矿徒们，就有不少人在山区亦工亦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邓茂七暴乱，影响波及东南数省。嘉靖
万历年间，山寇之乱更加严重。由于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的突出，许多失业的流民沦为“山匪”，他
们没有明确的政治斗争目标，往往仅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经济利益，劫家掠舍，破坏生产;拦路剪
径，阻扰工商业及客旅活动的正常进行，这就造成明代中期之后福建、广东、江西等一些山区，出
现连绵不断的匪患，甚至出现以抢劫为谋生手段的村庄乡寨。据明人记载，闽西粤东赣南交接地
带，长年为盗贼盘踞之地，“瑞金县壬田寨离县三十余里，路通车段碽长汀界，乃闽贼必由之路。
及有地名新迳，离县七十余里，接会昌蛇山、武平、上杭、白沙等处，地名竹园岭背，与长汀古城
隔山，南通桃园峒，俱为流贼啸聚之所”。⑥ 其中上杭三图地方，尤为盗籔，“唯三图百余年，无秋
冬间不啸聚，屡扑而不驯服。其山林险密，尤异他区，邻省山寇共推之为主耳”。⑦ 闽南漳州府的
一些山区，与广东相邻，山寇也往往俱为据点，如诏安、漳浦等县，“二都有大布、景坑，三都有
林家巷、西潭村，四都有厚广村、竹港村，皆贼数也。含英村居海滨，闽粤交界，猖獗尤甚”，“山
林险恶，道路崎岖，官司难于约束，民俗相习顽梗……而阖乡抢夺，强凌众暴，视为饮食”。⑧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恶化，使得福建广东各地家族自卫、家族武装的风气
再度盛行。而寨堡作为家族自卫、家族武装的强有力的依托，也应运兴盛起来。如前所述，嘉靖、
万历年间，有些海盗、山寇建筑寨堡作为活动的据点，而一般的民众同样也可以在自己的家族、乡
族构筑寨堡来自卫。因此，明代中后期福建广东等一些地方盛行起来的寨堡，在当时防御盗贼等外
来侵掠、保家卫族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如《仙游县志》云:“(嘉靖间)民间之筑寨守御者，如西北之
南湖、砺壁、剑山、宝憧，东南之羊角、东乡之铜盘、光浦，皆尝据险杀贼，民赖以宁。”⑨又如李
世熊在《寨堡记》中记该乡的寨堡:“壬辰(1592)之春，圜土粗毕，城屋渐次可居，及七月十六日，
流寇突入本乡。吾宗早已据砦，尚有村妇数十，仓卒逃窜，贼方追逐，新堡乃出旗遮邀之。村妇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明)谢肇淛:《五杂爼上》卷四《地部》，中央书店 1935 年版，第 145 页。
(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一《经略一·叙寇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 年，第 584 册
第 280 页。
(明)彭泽:《明代方志选(三)漳州府志》卷三二《灾祥志·兵乱》，台湾学生书局 1965 年版，第 661 页。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二，万历四十七年五月戊戌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版，第 11073 页。
《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辛未条，第 11384 － 11385 页。
(明)唐世济:《重修虔台志》卷四，天启三年(1623)刻本。
(明)郭造卿:《闽中分处郡县议》，(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五，《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95 年，第 597 册第 254 页。
(明)许仲远:《奏设县治疏》，民国《诏安县志》卷一六《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 2000 年版，第 824 页。
(清)叶和侃:《仙游县志》卷一一下《关寨》，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 年版，第 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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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投奔，堡兵发铳伤一贼，贼遂敛止，妇悉得全。”①诏安梅州吴氏家族，因明中叶海寇窃发，岁无
宁日，乃“蒸土为砖而筑之，不期年而城就绪，嗣是以来，雄视屹立，山海群寇不逞出入为灾，皆
敛足而不敢犯。闻有倭夷入寇，所在频遭锋刃，吾乡恃以无虞，而远近投生奔命云凑蝟集者，又不
知几千万众矣”。② 有些地方的民间寨堡数量相当可观，根据康熙《平和县志》的记载，明清之际平
和县的土堡建筑，大约有 140 座之数，其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一姓建筑)的土堡有 108 座
(处)，约占土堡总数的 78%，而由二姓以上合筑的土堡有 31 座(处) ，约占 22%。而其中一姓所筑
的土堡中，陈、黄、何、李四姓在高坑、大坪、河地、象湖四处的土堡尚不止一座，如大坪的李氏
土堡有 20 余座，河地何氏的土堡有 10 余座。因此，平和县一姓共筑的土堡实际数量所占的比重，
还当超过 78%以上。这种情况不仅平和县如此，其他各地亦大体一样。③ 明中后期民间修筑的寨
堡，有不少保留至今，特别是在闽粤交界的地带，当时的寨堡现今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文景观叹为观止。
二、霍韬和林偕春的修筑寨堡倡议
明代中后期闽粤各地民间修筑寨堡风气的形成，与这一带士大夫的倡导是分不开的。嘉靖万历
年间较早倡议民众武装自卫并修筑寨堡的是广东的霍韬(1487 － 1540)，字渭先，号兀崖，南海县石
头乡(现属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澜石镇)霍族人。《明史》有传云:
霍韬，字渭先，南海人。举正德九年会试第一。……韬学博才高，量偏隘，所至与人竞，帝颇心厌
之，故不大用。……在南都，禁丧家宴饮，绝妇女入寺观，罪娼户市良人女，毁淫祠，建社学，散僧尼，
表忠节。既去，士民思之。④
据此可知霍韬虽然性格比较偏狭，但是他素来重视民间的社会问题。正德、嘉靖之间，葡萄牙人已经占
据香山澳，广东沿海一带的走私贸易开始盛行，海寇在广东沿海时有出没，山区的寇贼也相当猖狂。对
此，霍韬敏锐地意识到仅仅依靠官兵的力量，是不足以捍卫闽中的日常安全的，于是他提出:
韶州六县，虽昔有盗窃发，不为大害，惟知府严督知县，知县严督巡捕巡检等官，时加防备，小有
出没，实时捕捉，则不贻大患。又有巡捕官多赃滥不法，苛虐小民，欲弭盗安民，先严治贪赃官，至急
也。广州属县若连山、阳山，多交通桂阳上犹郴州等盗，又多江西人在地方放债，害民激变，良民日以
从盗。若清远从化番禺增城龙门地方，连接贼巢，不可胜述，近皆剿平，必严督守巡及督府县官，时常
防备，少有出没，实时捕捉，勿致养寇。又得府县良有司，单人单骑巡历，名近迩贼巢地方诲谕之，使
之十家为甲，百家为堡，互相防检，有患互相救助，有不足互相周济。路径之险，要立为寨堡，传乡人
共守焉。毎乡百家立一乡老，以诲谕乡人。乡立一社学以教子弟，防之密、导之宽，化之以渐，贼巢可
永无患耳。⑤
霍韬认为官府官兵对于山寇海盗，即使有心征剿，也往往鞭长莫及，应当把闽中组织起来，
“使之十家为甲，百家为堡，互相防检，有患互相救助，有不足互相周济。路径之险，要立为寨堡，
传乡人共守焉”。再适时施予教化，“行之有道、化之有渐，虽盗区可化为乐土也”。而且通过民众
筑堡自卫，还可以收到杜绝内地奸民与海盗互为交通接济的效果，“若香山澳顺德沿海之民，多为
海寇，或一夜劫掠数十家，或聚众千数飘据洋海，官军不能追捕，皆守巡官不能防之于微故也。须
严督守巡官府县有司，申明保伍之制。每乡立一乡老，自相管摄，十家为甲，百家为乡，岀入互相
周济，行检互相觉察，寇盗互相守御，则沿海之民，自不能挺身潜踪独为寇盗。不幸有聚众飘洋拒
敌官兵者，又须严督府州县巡捕官，严督沿海卫所官据险以守。凡贼由海入劫，俱有海港，扼海巷
①
②
③
④
⑤
(清)李世熊:《寨堡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 1 辑，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56 页。
诏安《吴氏族语》梅池城池记。
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1 年版，第 246 页。
《明史》卷一九七《霍韬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5207 － 5214 页。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九八《外编·缉奸》，民国哈佛燕京学社印本，第 3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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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焉，则入劫无路，久自困矣。复严防内地奸民乘时沽利与贼交通，馈之米肉，馈之衣服酒食，
馈之利器械，则无内交，久自困矣。复严督守巡等官严兵控扼沿海之山，凡沿海之山，多岀山泉，
流为溪涧，其水清、其味淡，可以烹食。贼人飘据洋中，洋水咸，食之则泻，洗手面则皮肉溃。如
官军控制山涧之泉，使贼汲路绝焉，久自困矣”。①
福建方面，积极倡导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的士大夫，当首推漳州府的林偕春。林偕春，嘉靖
四十四年(1565)进士，《福建通志》有传云:
先生字孚元，漳浦人，嘉靖乙丑进士，授翰林编修。慷慨多气节，馆阁中以直谅多闻称，修武宗世
宗《实录》，词核义正。管理诰敕，为张居正父撰制，居正欲增改数语，偕春不肯，曰:“王言有体”，终
不为易。居正憾之，出为湖广副使，拂衣归。后居正败，起督学两浙，复以忤台使者，挂弹章。再起南
赣兵备，迁楚藩大参，致仕。著有《云山集》行于世。②
林偕春的家乡是漳州府漳浦县，这里正是遭受倭寇海盗侵扰比较严重的区域，他对于官府官兵的无
能以及所谓海盗倭寇的真实面目和行踪，有着比较深切的了解，他意识到要保护家乡，只能依靠民间的
力量，因此在他的《云山居士集》中，多次提出了关于民间修筑寨堡以武装自卫的主张。其直接向朝廷建
议允准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的主张，体现在《条上弭盗方略》中，该疏文提出了弭盗的七项措施，曰择
守令、明乡约、行保甲、筑土堡、练乡兵、责将领、严抚捕。在筑土堡、练乡兵二项中说:
四曰筑土堡。慢藏诲盗，自古言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有所限也。今天下圜圚相连，比闾相
望，而狂寇猝至即委而弃者，无他，凡以无其据耳。请敕下有司，凡于城邑之外，有人烟去处，无论一
百家、二百家，咸筑为培垒，望楼鼓角，以次而修，火药器械，如制完具。遇有盗发，即团聚为守，则
在我者有所蔽障而无虞，在彼者掳掠将无所得而自远矣!
五曰练乡兵。虎豹猛利，虽壮夫不敢近，犬羊驯扰，三尺童子箠楚之矣。故兵以禁乱御暴，不可一
日废也。请敕下有司，令各乡之中，依保甲内每户择有才力子弟，训之以坐作击剌之方，金鼓旗物之节，
缓急有警，即互相救援，不得坐视。如是，则乡百家可得百兵，少亦不下五六十。不惟可以省召募之费，
而身家念重，将衽兵革不悔，且靡缓不及事矣!③
林偕春认为通过鼓励民间武装自卫、修筑寨堡，可以与官府、官兵的剿寇、抚盗行为相互配
合，取得消除盗寇、安定地方的良好效果，因此他在疏文的末尾写道:“然凡此数者，其要则在于
守令。守令得人，则乡约可明也，保甲可行也，土堡可筑也，乡兵可练也。虽将领亦有所资而动，
而或抚或剿，不失时宜，何也?其人存则其政举故也。然其枢在部院，其运之在辅相，其宰之则在
朝廷。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虽以告康子，实万世弭盗之大本大原也。今天下风俗
渐以厘矣!人心渐以竦动矣!诚上自朝廷，下至守令，咸自洒濯其心，无有贪昧隐忍者，则无欲之
风行，而盗贼之源息矣。由之以设法，何往不克?此实愚臣之所惓惓也。”④
林偕春休致在家的时候，曾经写信给漳州府知府唐麓阳，同样极力建议劝导在漳州民间推行修
筑寨堡武装自卫，他在信中写道:
漳之为漳，僻处山海之间。其间顽民习盗固有，但屡经残扰之后，或出万死一生之计，苟存旦夕耳，
非其性欲如是也!少而为盗，未及壮而死矣;壮而为盗，未及老而死矣。……当今非无兵之患，无将之
患。非无将之患，不肯勇于为民之患。且以见事明之:出海有游击之兵，非无兵也，水寨有把总之官，
非无将也。而倭奴间往间来，未闻有出死力以拒之者。……其在云霄，户不下数千，其民勇义，习于战
斗。近一二年间，已闻有破贼威声，贼亦闻之而怖。吴平之顽悖，所以不敢直窥漳州而至者，恃有此为
之屏蔽也。诚能绥之以恩，鼓之以义，联之以信，则人自为战，家自为守，敌无所窥，而因以为漳南之
①
②
③
④
(明)万表:《皇明经济文录》卷二八《广东郡县》，明嘉靖刻本，第 733 页。
参见(明)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首《云山林先生传(福建通志)》，云霄县文物保护协会、云山书院林太史墓工作委员会
1999 年编印本，第 11 页。
(明)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一《疏·条上弭盗方略》，第 7 页。
(明)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一《疏·条上弭盗方略》，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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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虽使貔貅百万，加以如熊之将，亦无以逾之，况又不及此者乎?是所以为云霄计者，只在于训练
其土兵，而不在于添设无用之员也。何则?土兵有父母之亲，有妻子之乐，有宫室之安，有族姓之戚，
其临利害切切，则奋不顾身以当之。①
林偕春在这封书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兵防倭的不可靠，保卫家乡还得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官
府对于民众，“诚能绥之以恩，鼓之以义，联之以信，则人自为战，家自为守，敌无所窥，而因以
为漳南之保障”。
万历七年(1579)，林偕春受家乡县令的邀请，参与续修《漳浦县志》，他在《邑志兵防论》中，
一再强调了民间武装筑堡自卫的主张:
传称“勇夫重闭”，城郭之修，以备豫不虞，尚矣。夷考国初，以防倭之故，沿海壖棋置卫所，度屯
所以供之，赋民粮以哺之。至于澳口厄塞之区，复有水寨，哨船游织海上，候之以锋墩，逻之以把截，
防至豫矣。顾久而浸懈，渐以无存，其存者则又苟且虚名，全无实用。……方倭奴初至时，挟浙直之余
威，恣焚戮之荼毒，于时村落楼寨，望风委弃，而莆尾独以蕞尔之土堡，抗方张之丑虏，贼虽屯聚近郊，
迭攻累日，竟不能下而去。……民未知兵，手刃而栗，兵未习战，见贼而仆，始盖有游一贼而奔千百人
者矣。自平和小陂倡勇于前，漳浦周陂奋勇于后，寡可击众，贼不敢迩。……盖土堡之设，非峻于县卫
也，乡兵之练，非劲于官兵也。县卫之城，崇在数十里之内，而乡鄙之民，散在数十里之外，仓卒闻贼，
扶携莫及，人畜辐辏，乌能尽容?……故土堡诚设，则坚壁清野，贼之至也，将无所掠为食，以攻则难，
以守则馁，弗能久居，势将自退。②
林偕春在家乡推行倡导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可谓不遗余力，他曾经为当地莆美乡张氏家族修筑的
寨堡撰写碑记，热情赞扬该寨堡的保家祛寇之功，“未几山寇流劫，聚七千余党来攻之。多方设御，经旬
解去。时正德丁卯也，环云霄未有他城，远近赖以全活者甚众。罔不多举元之能，而予其城守为大有功。
后五十余年为嘉靖戊午，倭夷窥伺我隙，荐至荼毒。适四方升平之余，民不习兵革，猝尔内讧，远近骚
绎，委村落而弃之。是城独守死数昼夜以存，无论其宗，即来依者，亦恃无畏。自是益增且葺，练于武
事。四援咸兴，营堡相望，寇不敢逼，而三务成功。然后知是城之风声峻以远，举元之功大以遐”。“予
素嘉其事，且里为辅车，势相倚伏，宵柝之警，于是城不为无助。遂为纪述其事。爰系以辞云，辞曰:
朅朅张氏，既果且方。有繁其姓，戎作之防。爰止于时，作城仡仡。以容以守，莫之敢拂。载扼狂寇，
里门不捐，荐有峻功，声势赫然。鸡豚充闾，粳稻盈亩，朝餐暮舂，永保黄耇。乃聚乃训，有诗有书，
孝弟忠信，其兴翕如。以溯厥源，乃公之懋，用勒坚珉，永告尔后”。③
他甚至在朝中讨论北方九边防务时，也极力主张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他在《防边议》中说:
“盖中国工于自守，而胡虏长于野战，彼其拥众而来，人多食少，意在于格斗抄掠而回，大战则大
利，小战则小利，不战则不利。今边方营寨，远者百有余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邈远，居民
星散，屯兵则有其地，保众则非所宜。况二边墩台相离二三十里，加之以道路迂曲，传报不捷，若
今花马池烽火，必历兴武高楼转望，往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贼已出境。是以当夫人
民在田，牧畜遍野，虏骑卒至，一空无遗，往往皆然，可为太息。愚以为，当闲暇之时，相度民居
之便，或百十余家则筑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则筑一小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守，少于此者徙以附
之。更于空隙之地，择其险阻之宜，或已有栅墙堑窖者修之，无者增之。至于墩台，尤宜增广，虏
将至则有传报，人畜之类，辄收入堡，坚壁清野，使无所得，则彼虽深入，其如我何哉?或恐贼至
而不知，则必重募知勇之人，以司间谍之事，申明探候之赏，以待觇逻之功。虏之动静既可先知，
我之战守亦可预计矣。或患攻城而力不支，则必复强弩之制，以辅弓矢，多火药之用，以佐神机，
贼一临城，弓弩俱发，炮火远及，必使之不敢近而后已。而又仿兵家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
①
②
③
(明)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三《书·与唐麓阳太守书》，第 62 － 64 页。
(明)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二《论·邑志兵防论》，第 33 － 36 页。
(明)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二《记·莆美张氏先祖筑土城碑记》，第 53 －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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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则首尾皆应之意，令百里之内，虽不同镇，遇有警急，互相救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邻，则虏
虽强悍，岂能飞渡哉?如是而贼无所得，既不遂其剽掠之计，深入为寇，又恐有邀截之虞，敢于匪
茹以为边患者，未之有也!”①
林偕春以及霍韬的这一系列主张，是建立在依仗民间力量保家捍敌的理念之上的，这种理念，
比起那些忌惮民间拥有武装而危害政权统治的管理者们，深具开明与远见。隆庆、万历之后闽粤两
地倭寇海盗和山贼对于民间的危害有所减弱，显然与这一时期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风气的形成，
有着一定的直接关系。
三、明代中后期民间修筑寨堡以抵御倭寇海盗的地域性差异
明代中后期士大夫倡议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以抵御倭寇海盗，并不仅仅是在福建和广东两
地，在江南浙江一带，也有一些士大夫倡议这一举措。如嘉靖前期担任兵部尚书的江浙人胡世宁，
就提出相类似的主张。胡宗宪《筹海图编》中收有他的主张云:
兵部尚书胡世宁云，从地方总甲里老人等，将各家五十以下、二十以上壮丁，不分家主义男家人，
尽数报出。而于各家排门粉壁上，各书本家壮丁姓名年貌。其六十以下、十五以上名中下亦书，以备运
砖送饭等用……又云精选各户壮丁年二十以下十八以上气力强壮身才矫捷之册籍，纪年貌选，委教师演
习武艺。……又云教阅之法，在斟酌古今之制而施行之。其一当简汰其疲老病弱，升择壮健骁勇如胡明
仲之言。二当先教击技，多习弓矢。及令厚甲重器演习，惯便而后习走阵之法，如宋仁宗时议者所谓诸
军止教坐作进退，虽整肃可观然临敌难用之意。②
再如嘉靖晚年担任南京兵部尚书的江浙人张时彻，也屡屡提出这样的建议。他在《修筑墩堡以
便防御疏》中说:
奉南京兵部札付为举行关厢保甲等事，备札各役管束牌内甲长甲副居民，各备器械铳炮旗号演习武
艺，一遇有警，即便升旗炮整点齐备，同赴要害地方，设法守把。遵依督同该管甲长甲副居民人等整搠
队伍锋利器械团练演习外，但各役统率乡兵，俱系大城之外住居星散，各以外门为险。弼等思得门扇单
薄墙垣低矮，又多破缺，全无尺恃，万一有警，内城关闭，贼寇冲突，进无可生之路，退有锋刃之虞，
不免横遭荼毒，骨肉难保，虽欲遵奉号令，出力捍御，不可得矣。伏乞怜悯居民，系是二百年以来生聚，
供应国家赋役，诚恐一旦概罹兵燹，祸及都城，合无相度地方便利处所，筑立墩堡。无事则率领乡兵在
内操练，有警则收敛男妇并力拒守，仍会合官军，相机截杀，则声势联络，而保障有赖。为此理合具呈
施行等因到部。③
张时彻在《祛积弊以苏民困案》一疏中对江南一带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有更具体的论述，
他说:
仰各该有司，务照旧规，于每五里设一堡，因地定立。其山谷深僻住居星散者，听从民便，相度地利，相
依居止，互为保聚。编十夫以为甲，置一小粉牌，开具各家姓名人口及所务生理。佥骁勇小甲一人以领之。编
十甲以为一堡，置一大粉牌，止开具各家姓名，择公正堡长并总甲一人以统之。其四方逋播之民，佃田居住，
有地主管束者，一体编入保甲;如来历不明，及无底业者，不许容留。同堡之人，各备坚利器械，以时习武。
一遇有警，鸣锣击鼓，以相号召。各堡齐举，或分布策应，或据要把截，或并力救援。④
从胡世宁、张时彻等人的议论中，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明代嘉靖年间倭寇海盗的侵扰，政府系统的军
事防御设施是无法有效地护卫民众安全的，如何利用民间自身的力量，修筑寨堡、武装自卫，成了当时
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理念。但是由于江浙、福建、广东等各个沿海地域的人文状况与地理因素等等的差
①
②
③
④
(明)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一《议·防边议》，第 18 － 19 页。
(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一《经略一·精教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 年，第 584 册
第 293 － 294 页。
(明)张时彻:《芝园集》别集《奏议》卷五，明嘉靖刻本，第 667 － 668 页。
(明)张时彻:《芝园集》别集《公移》卷二《祛积弊以苏民困案》，第 6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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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这些不同地区在推动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效也不相同。大致言之，江浙一
带的成效差强人意，如郑若曾在《江南经略》中说南都常州一带的情景云:“常州之所辖也，向来非不设
备，但靖江勇夫之力，不足以支寇舶之冲，河庄堡寨之兵，不可以遏大寇之入，必庙堂之上，不以靖江
视靖江，而以留都视靖江;不以河庄视河庄，而以吴越视河庄，各设参将，各屯重兵，务俾其力足以抗
御海寇，不得越靖江，而西冲江寇不得收孟河而东下，夫然后为常州之善计耳。”①郑若曾认为“堡寨之
兵，不可以遏大寇之入”，因此他依然主张防倭还是应当以官府的军队为主。
与江浙的情景相比较，明代中后期福建和广东民间修筑寨堡武装自卫以抵御倭寇海盗的成效更
为显著，尤其是福建南部地区即俗称的闽南地区以及与之相邻的粤东地区，是这一时期民间修筑寨
堡最为盛行的区域。这些寨堡所发挥的抵御倭寇海盗的作用，除了如上面所引述的林偕春等人的论
述之外，实际上还对闽南粤东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造就了这
一代民风的彪悍与好斗，对于官府的社会治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抵触和藐视的心态。《漳浦县
志》记载这里的风俗云:“俗好胜、健讼、赌博。强者武断乡曲，黠者挟持官府。小民因小忿辄服断
肠草，图赖官府。有事追呼拒捕，殴打率以为常”。② 《平和县志》云:“(平和)负山险阻，故村落
多筑土堡，聚族而居，以自防卫，习于攻击，勇于赴斗。”③乾隆《海澄县志》记载明末清初月港一带
的情景云:“月港初就招抚，百姓犹未帖帖，出入持刀，时出反语，官莫敢至其地。溪丞金公璧，
闻命即往，以一二铃下自随。群恶来迎，辄与抗坐，至以金二哥呼之。”④“澄邑地卤人窭，菰芦鱼
鳖之与处。前明所照，氛雾渐消，一旦波澜，老成冠裳，鳞介再旦，而红鹦白雉并搢，鱼须骈臂穿
心，无远不柔，遂使寸光尺土，埓比金钱。水犀火浣之珍，虎魄龙涎之异，香尘载道，玉屑盈衢。
画鹢迷江，炙星不夜，风流輘于晋室，俗尚轹乎吴门。曾未几何，而石泣海飞，鲸奔鳄竖，九都之
堡一夕尽歼，三峙之城四郊灰烬。既乌猴之俱是，亦叛复而不常。于以控海凭山，有天并徙，鸿萌
雁户，无地不飞，加以戊午之年，建未之月，空城鼠尽，万马鹃归，将军则雉颈酬恩，壮士则鱼肠
报主，是可惨目伤心者矣。夫天道好还，人心思治，向之烟井万家，蹋踘斗鸡走狗，今为鸦突兔
起，岸断云连不可问。向之飘巾韦带，城郭郊圻，口吚唔无昼夜，今则鹑飞拜笃，笃惧催租罗鹌网
也”。⑤
由于民风的彪悍好斗，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官府治理的蔑视和不信任，民间社会在处理各自
的日常纠纷时，往往更多的是采取以强凌弱的自我解决的方式，这就使得这一带民间械斗风气得以
长期的延续下来。《漳浦县志》载有清代邑人蔡开第的吟哦械斗诗云:
嗟哉吾邑人，秉性何顽愚，雀鼠兴微讼，剑戟肆奔驰，哄然一闹间，蛮触伏其尸。不闻天子诏，晔
晔张旌旗，首祸自泉山，包齐相诛夷，红白别旗帜，各自分雄雌。延渡漳江来，妖氛日逶迤，杀人如胡
麻，白日变阴曦。婉娩弱子泣，离题剥其皮，累累百岁翁，折体走离披。女杀人子多，人亦剚其儿。嗟
女独无父，嗟女独无儿，斗死儿无父，死斗父无儿，况乃伉俪欢，死别与生离，戚戚亲兄弟，原野哀而
悲，鸾鹄从分散，埍□各断吹。吾闻闽粤人，攻击固其宜，汲黯对武帝，当时风已漓，国家逢太平，百
年不用师，尔民遘阳九，兵革相凌迟。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郑若曾:《江南经略》卷五上《常州府属县疆界参错图·常州府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第 3 － 4 页。
(清)陈汝咸修，林登虎纂:《漳浦县志》卷三《风土志上·风俗》，康熙三十九年修民国十七年翻印本，《中国方志丛书》第
105 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67 年版，第 194 页。
(清)黄许桂主修，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卷一○《风俗志·民风》，道光《平和县志》手抄孤本，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53 页。
(清)陈锳等修，邓廷祚等纂:《海澄县志》卷二四《丛谈·四》，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第 92 号，台北成
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68 年版，第 297 页。
(清)陈锳等修，邓廷祚等纂:《海澄县志》卷一五《风土·风俗考·癸酉志续》，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第
92 号，第 172 页。
(清)陈汝咸修，林登虎纂:《漳浦县志(四)》卷二二《艺文志》，康熙三十九年修民国十七年翻印本，《中国方志丛书》第
105 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 年版，第 2142 － 2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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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霄县志》亦有类似的记载云:
漳民喜争斗，虽细故，多有纠乡族持械相向者。按:械斗，尤以本县为甚。往往一语言之乖，而遽
行掳掠，一睚眦之失，而辄事干戈。迨冤连祸结，有延长十数年者，杀伤数十命者，甚至毁祠、灭乡、
淫杀妇孺，其衅端仅如毛发，其灾祸竟至弥天。诸如此类，或间年而再见，或一年而一见。推原祸始，
盖由一二家长之不肖，与官吏办理斗案之颟顸糊涂而起也。俗语有云:“三年不械斗，家长无生路。”痛
哉其言之也!①
清代时期，漳州及粤东一带是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的发源地和主要势力范围，目前学术界对于
天地会的起源有多种解释，起始的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从清代初期担任福建总督的姚启圣的
文告中，就已经可以看到漳州一带民间秘密结盟、结社的记载。如在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的“禁
结社党”的文告中云:
为严禁纠结社党以息民害事。照得棍徒纠党结盟，新例立寘重典。邻右不举，连坐治罪。功令煌煌，
敢不凛遵?讵访漳郡恶俗，尚有奸徒倡立社党名色，纠结投诚员兵、劣衿、练长、衙役，及一切流棍、
讼师人等，多至一二百人，少亦数十余人，歃血誓盟，武断乡曲，生端寻衅，扎诈善良，通线作奸，擒
人勒赎。近而城市郊关，远而庄村墟埠，靡不肆行无忌播毒难堪。本部院闻之不胜痛恨，除差员密缉外，
合行出示严禁。②
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初四日又有“访禁结盟”的文告云:
为访禁结盟以肃功令、以靖地方事。照得社党首禁，新例森严，犯者无赦，况海疆重地，岂容此非为?近
闻闽省各属多有穷凶巨棍，自称大哥，歃血盟神，结拜兄弟。或一伙有百十余人，或一伙有三五百人。凡讼师
衙蠹以及投诚弁兵，无不联为党羽，恃势咆哮，因而骗害乡村、横行里闾闬。乘睚眦之隙，此殴彼攻，侦富厚
之家，东讦西污。根蒂又深，网罗四布。良善莫得安生，有司不敢过问。嗟嗟百姓，当凋瘵之余，不过仅存皮
骨。本部院清夜问心，唯恐抚绥未尽，又岂肯留此巨憝以害地方?除行司道密访外，合行示禁。③
从这些文告中，我们不难推测清初闽南漳州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盟、结社，是与明代中后期以来
民间的武装自卫、修筑寨堡相互结盟等有着密切的渊源联系。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推见，清代闽南
及粤东一带的“天地会”，极有可能与明代中后期这一带的民间武装自卫和修筑寨堡相互结盟的社会
风气，有着必然的直接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以来，福建及广东的许多居民，不断地向台湾迁移，推动了台湾的开
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然而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清代台湾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数十次民间暴乱事
件。这些暴乱事件的发生，固然有着种种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因素，但是以暴乱参与者的人员地
域结构看，则绝大部分是来自漳州府籍的移民后裔发动和参与的，其次是粤东籍。泉州籍以及其他
原乡地域籍贯的移民，则发生暴乱的情况相对少见。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也是与明代后期以来漳
州及粤东一带民间武装自卫、修筑寨堡、相互结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蔑视和不信任官府管理的社
会风气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分析明代中后期福建与广东的民间武装自
卫、修筑寨堡、相互结盟等一系列社会行为时，似乎不应该就寨堡论寨堡，把寨堡当作明代中后期
民间抵御倭寇、海盗、山贼的一种临时性措施，而是应当透过寨堡这一应急性的现象，跨越朝代与
时间的界限，来分析其长远的社会影响力。
责任编辑:孙久龙
(下转第 20 页)
①
②
③
徐炳文修，郑丰稔纂:《云霄县志》卷四《地理下·风土》，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中国方志丛书》第 240 号，第 99 页。
参见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二辑第三册《闽颂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72 － 473 页。
参见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二辑第四册《闽颂汇编》，第 99 －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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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书不观、奔走利禄的士风，其高下之分不言而喻，其中德性蕴含也不容忽视。
责任编辑:孙久龙
A Discussion of the Academic Spirit of Sinologists in Qing Dynasty
LUO Jian － qiu
(Institute for Modern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100006，China)
Abstract:The sinology in Qing Dynasty reached the peak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whose academ-
ic norms have far － reaching consequences． In the current relevant research，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sinology is generally restricted to“seeking truth from facts”，whereas other academic spirit of sinologists
such as being indifferent to fortune，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and tenacity in pursuing scholarship had
been rarely explored． Given that，the author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above connotations of sinology．
Key words:sinologists in Qing Dynasty;academic spirit;being indifferent to fortune;harmony without u-
ni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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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 页)
On the Proposal of th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n Fujian
and Guangdong to Guard against Japanese Pirates
by Village Fort During Jiajing and Wanli Period of Ming Dynasty
CHEN Zhi － ping，ZHAO Qing － hua
(School of Humanity，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China)
Abstract: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Fujian and Guangdong areas suffered a lot from the harass-
ing attack both by Japanese pirates and the mountain robbers，therefore it’s very popular for the village to
build fort by the villagers themselves． Th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played an impor-
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orts，and the local forts in these areas had played a
role in resisting the pirates． However，this kind of fort has some kind of separation characteristic，which
made Fujian and Guangdong’s local society often take the bullying and self － solving method to solve day －
to － day disputes，thus making the ethos of fighting with weapons between groups of people last for a long
time． When analyzing the series of social actions such as local armed forces protection，fort construction and
mutual alliance，it seems that we should not take building fort as merely a temporary measure to resist pi-
rates in the mid － late Ming Dynasty，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its long － term social influence．
Key words:Ming Dynasty;Jiajing(嘉靖)and Wanli(万历)periods;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n Fujian and
Guangdong;village fort;proposal to guard against Japanese pirates
